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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短视频平台“快手”调至“青少年模
式”后，杨贤将手机递给刚上一年级的儿
子。“这个功能很必要。”杨贤说，以前孩子
没事就捧着手机刷短视频，现在每天累计
看 40分钟就会被强制下线，晚上 10时至早
上 6时无法登录短视频App，确实让他放心
不少。

这种“青少年模式”，就是国家网信办上
个月统筹指导国内主要网络视频平台上线
的“青少年防沉迷系统”，而针对网络游戏的
防沉迷系统早在 2007年就已上线。近年
来，一些大型游戏厂商也纷纷建立起更为严
格、功能更强的防沉迷系统。

防沉迷系统上线的 12年，也是中国互
联网快速发展阶段。中国网民人数由2007
年的1.62亿激增至目前的8.29亿。其中，未
成年网民数量由约 5500多万增至 1.69亿。
随着青少年不同程度地沉迷网游、短视频等
问题日渐凸显，防沉迷系统被作为以技术手
段引导未成年人合理用网的核心。

那么，上线十几年，防沉迷系统效果如
何？暑期将至，如何用好防沉迷系统，确保
孩子健康、合理用网？对于防沉迷系统下一
步建设，需要克服哪些掣肘？有哪些夯基
础、管长远的事情亟待完善？

暑假临近，如何防止孩子沉迷于玩游
戏、刷短视频，成了家长们的心病。

不过，很多家长最近惊喜地发现，当打
开孩子们经常使用的“抖音”“快手”等短
视频App时，系统会自动跳出一个弹窗，
提示用户设置“青少年模式”。这个模式不
仅限制未成年用户的使用时段、在线时
长、使用功能等，还设置了青少年专属的
内容池。许多家长说，“终于可以放心把手
机交给孩子了”。

今年“六一”前夕，这套“青少年防沉迷
系统”在全国主要网络短视频平台全面推
广。在监管政策引导下，多数网络视频平台
极大加强了对青少年推送内容的筛选力
度。比如，“快手”成立了未成年人内容评级
团队，并专门制定了未成年人审核标准。

不过，一些问题也在凸显。比如，对于
不想被管理的青少年、缺乏家长指导的农村
留守儿童等群体来说，防沉迷系统效果有
限。一些短视频平台仍有部分视频打“擦边
球”，把一些适合年龄较大孩子观看的内容
推荐给年龄较小的儿童等。相关专家表示，

下一步既要修订完善防沉迷系统，各方也要
共同努力，帮助那些自控力较差、沉迷网络
的孩子。

除了短视频，针对青少年网络游戏的防
沉迷系统早在 2007年就已上线。2009年，

“绿坝—花季护航”软件开始在中国境内生
产的电脑上预装；2011年，网络游戏防沉迷
实名验证启动。此外，《网络游戏管理暂行
办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送审稿）》等
法规，也对游戏实名制、防沉迷系统做了具
体规定。

一些大型游戏厂商近年来也开始尝试
利用人脸识别、强制公安实名校验、未成年
人游戏消费提醒、“宵禁”等技术手段，对未
成年用户游戏行为进行管理。

腾讯未成年人保护项目负责人、腾讯互
动娱乐用户平台部总经理郑磊介绍说，目前
腾讯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大致分两大产品线：
一是游戏健康系统，该系统通过一系列技术
手段，在所有腾讯游戏产品中监测、管理未
成年人的游戏行为，如 13岁以下用户每天
限玩 1小时，每天21时至次日8时之间禁止
玩游戏，13岁及以上未成年用户则每天限玩
2小时等。二是成长守护平台，围绕“家庭守
护”“师生互动”“自我管控”等推出相关的游
戏管理产品和工具，邀请家长、老师共同了
解孩子游戏行为，商量控制游戏行为方案。

其中，新技术运用正在让防沉迷系统变
得更成熟。腾讯提供的数据显示，在手机游
戏《王者荣耀》强制进行公安实名校验、引入
金融级别的人脸识别验证后，78%的疑似未
成年人用户未通过人脸核验而被纳入游戏
健康系统；32%的未成年用户被识别出使用

“小号”，于是该未成年人名下所有账号时长
合并计算。

同时，也有专家表示，由于青少年用网数
量庞大，一些游戏、短视频开发者尤其是中小
开发者虽然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开始启动青少
年防沉迷系统，但动力不足，效果有限。

“总体看，防沉迷系统在引导青少年合
理用网方面作用是明显的，但顽疾仍存在。”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
究室副主任田丰表示，青少年好奇心强，自
控能力不足，针对青少年沉迷网络问题进行
监管很有必要。

在建设让未成年人健康规范上网的环
境过程中，一些掣肘亟待破解。

掣肘一是技术。以技术手段规范未成
年人用网行为是防沉迷系统的核心。应该
说，随着新技术不断应用，防沉迷系统正面
作用十分显著，有些技术甚至沿用至今，但
缺陷也是明显的。

中国消费者协会此前针对50款网游产
品进行的测评显示，强制实名游戏不足四
成，并且有 1/3的强制实名游戏未启用防沉
迷时长提醒及强制退出机制。此外，一些技
术存在容易被“钻空子”、大规模推广成本
高、推荐内容缺乏分级等问题。

同时，这种技术治理在实践中不可避免
地遭到来自技术的“反制”。从防沉迷系统
上线后开始流行的身份证生成器，到如今围
绕防沉迷在网络流传的各种破解教程、解除
器，甚至衍生出的各种生意，围绕未成年人
绑定账号与解绑之间的技术博弈一直在进
行。不过，随着相关监管加强和游戏企业在
防沉迷技术研发上投入增加，绕开防沉迷的
技术门槛和时间成本正在提高。

掣肘二是教育。游戏究竟是什么？不
同的定义导致人们对游戏的态度迥然不同。

北京师范大学数字创意媒体研究中心
特约研究员刘梦霏通过研究发现，由于传统
观念影响，人们往往将游戏与“玩物丧志”几
乎划等号。她认为，游戏本质上是一种由规
则引导的意义体系，也是一种让人变得更加
自由开放、平权的工具和媒介。高品质游戏
能够引导玩家培养社会认同、传达价值意
义，值得提倡。

专家指出，当前青少年沉迷网络主要与
时间管理、亲子沟通等相关网络素养教育缺
失有关。“这种状况在二三线城市、乡镇、农
村青少年孩子中更为严重。因为他们能从
父母、学校获得的网络素养教育机会更少，
但事实上他们需要具备更高的网络素养，才
能不被游戏消费、获得更多成才机会。”刘梦
霏说，这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只能通过教育来
改善。然而，当前传统教育模式和相关研究
并没有对此提供足够支持。

掣肘三是共治。未成年人能否合理用
网，除了有赖于孩子的自我控制，监管部门、
游戏企业、家长、学校、社会等相关方的责任
同样重要。但是，形成各方共治局面并不那
么容易。

大型游戏企业基于社会责任和舆论压
力，拥有和相关方沟通的强烈愿望，但短时
间内难以形成相对统一认知。郑磊坦言，相
对于防沉迷技术研发创新，更难的是各相关
方对游戏的认知达成共识的进程缓慢。“比
如对孩子应该如何玩游戏、孩子玩游戏可被

接受的模式是什么、各方如何
共同面对等问题，各方认知还
存有很大差别。”而防沉迷意识
缺失和各方对游戏的认识冲
突，会让相关技术监管措施效
果大幅减弱。

掣肘四是标准。防沉迷系
统已历经10余年，目前看来，现有标准已经
相对滞后。有业内人士指出，以游戏行业为
例，现行防沉迷标准是在12年前制定的，基
本策略还是通过控制游戏内收益来达成引
导未成年人自行下线的目的。但随着近年
来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未成年人可以随时
随地接触网络，过往的防沉迷标准远不能适
应当前形势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企业
自发开展防沉迷技术创新，值得肯定。但更
需要把这些做法提升为整个行业的标准，避
免单个企业孤军奋战的情况。

专家表示，各相关方应该对防沉迷的概
念、标准等问题重新审视和调整。例如，是
否继续沿着 10多年前的思路和路径走下
去？如何防沉迷才能有效？行业、企业做到
何种程度才算是履行了应有的社会责任？
参与共治的各方责任与义务边界具体如何
划分？等等。

日前，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国际疾病分
类》第十一次修订本，正式将游戏成瘾列为

“精神疾病”。分析人士认为，世卫组织此举
为各国界定游戏成瘾或沉迷网络提供了一
个参考标准。

也有专家表示，世卫组织对游戏成瘾的
界定标准非常高，但一些人在实际运用中往
往会降低原有标准，导致适用人群增加，给
一些非法运行的治网瘾机构可乘之机。

“社会学认为，在后现代社会，科技发展
在带来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带来一个很大问
题，就是风险越来越多。游戏是科技发展的
产物，我们从中获得愉悦感，但不能被游戏
所控制。”田丰建议，尽快对网络游戏的规范
管理出台专门法律，推动《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条例》制定。对于孩子，要加强网络素养
教育，让他们接触更多优秀的网络产品，培
养他们的审美意识。监管部门也要转变治
理思路。

“政府应该将企业关于防沉迷建设等信
息传递给全社会，让企业感受到社会压力、
明晰道德底线，不仅对监管部门负责，还要

对全社会、对未成年人负责。”田丰认为，由
于行业协会对自身风险和纠错的反应速度
更快，由政府指导相关龙头企业成立各界
人士参与的行业协会，共同制定相关规
则、模式，约束游戏企业合规运营，是一条
可行的路。

郑磊对此也表达了相似看法。他认为，
游戏行业从业者应该尽快在承担相应社会
责任方面达成一些共识。比如共建第三方
的未成年人保护系统等开放式平台，确定一
些共同接受的技术标准或模式。在此基础
上，推动不同社会角色参与其中，达到让孩
子玩健康游戏、健康玩游戏的目标。“大的游
戏企业可以承担相对较大的责任，这对整个
行业长远发展也有利。”

更多专家认为，打破此前存在的恶性循
环，就要打造新的健康系统。游戏、视频等
开发者应吸收、发挥一流人才创造力，创造
优质产品；教育界应利用好这些优质产品，
或者与开发者合作，将其运用到传统教育
中，让孩子和家长至少了解对于游戏和网络
应有的正确态度；学界应通过深入研究，教
会家长和孩子自主控制用网时间的方法，与
孩子平等建立游戏规则等。当孩子和家长
有了自我教育能力、选择能力，反过来会对
开发者形成刺激和约束，因为低质游戏产品
将没人买单。

刘梦霏曾将游戏《大航海时代》引入历
史课程教学中，让学生通过游戏对历史有
更深体验。她认为，对于青少年应该分类
看待。对于即将成年的孩子，应该基于开
放、尊重的态度，通过赋权发挥他们在游戏
上的自主性和主动性。“我们要研究的应该
是如何下放权限、下放哪些权限，以形成一
种同盟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对于儿童，
应继续加大保护力度，比如设立游戏分级制
度。她建议，首先要成立一个由游戏产业
界、政府、学界、家长代表、玩家等组成的分
级委员会。

“分级委员会各成员应该就未成年人
合理使用网络、健康游戏进行平等对话，制
定相应举措，让游戏产业真正成为一个健
康的、兼具更多社会意义的生态系统。”刘
梦霏说。 □彭训文 李和君

一问 防沉迷系统防住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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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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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前不久有互联网公司宣
布取消旗下快递员底薪后，近日
上海一家房产中介将推行无底
薪、提高佣金以减轻人力成本
的消息，再度引发热议。据报
道，在一些地方和用人单
位，快递员、美发师、销
售员、培训业务员等岗位
实行无底薪工资制，实行范
围有扩大之势。

无 底 薪 工 资 制 合 法
吗？网络上，不少人就这个
问题咨询法律人士，有人答
曰：违法。其实，这种解答
是不严谨的，因为只有当用
人单位实际支付的工资低
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才能
算违法，如果实行无底薪制
度的用人单位每月给员工
的提成没有低于最低工资
标准，并未违反现行法律。

我国《劳动法》规定，国
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
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
标准。至于无底薪有没有
违法，法律则没有明确规
定。“法无禁止即可为”，企
业单位可以实行无底薪，但
无底薪不等于无责任，每个
用人单位都有义务和责任
落实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现行法律之所以没有
禁止无底薪，一方面是因为
明 确 了 最 低 工 资 保 障 制
度，而且相关文件还明确，
在劳动合同中，双方当事
人约定的劳动者在未完成
劳动定额或承包任务的情况下，
用人单位可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条款不具有
法律效力。由此不难看出法律
保障了劳动者权益。

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用人单位的薪酬形式可以灵
活多样。一般来说，用人单位无
底薪都会有高提成，这么做是为
了降低企业负担，并激发员工活
力——既通过无底薪增加员工
压力，又通过高提成激励员工努
力工作。从企业角度来说，的确
一举多得，所以不少企业实行无
底薪。

但正如劳动法专家所言，无
底薪工作容易造成劳动者保障
缺失、单位风险转嫁员工、员
工过度疲劳三大问题。另外，
无底薪还可能影响到员工社保

权益，因为有的企业实行
“无底薪+无社保”，有的契
约即使缴纳社保，但缴费
未必就合规。由于无底薪
不利于劳动者权益，这个问
题应引起重视。

尽管有员工接受无底
薪，现行法律也没有禁止无
底薪，但笔者以为，应最
大限度遏制、杜绝无底薪
现象，因为无底薪风险全
部由员工承受，而好处主
要被企业所享受，这不符
合公平原则、人性原则。
企业应自觉提供底薪，并
平 衡 好 底 薪 与 提 成 的 关
系，相关行业应当通过自
律杜绝无底薪。

其中，企业职工代表大
会、企业工会以及地方各级
工会，应该积极推行底薪制
度。因为根据《劳动合同
法》规定，决定有关劳动报
酬制度时，应当经职工代表
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
那么，职工代表大会、企业
工会应当积极保障职工权
益。同时，地方各级工会组
织也要发挥积极作用。

如果无底薪现象得不
到纠正，势必引发不少法律
纠纷。理应完善现行法律，
把底薪制度像最低工资保

障制度一样写入法律，以法律强
制力规范企业用工，维护劳动者
权益。

其实，摈弃、杜绝无底薪工
资制，在国家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基础上实行底薪制，并不会增加
企业负担。因为企业本来就要落
实最低工资保障标准，而且底薪
制度能让员工感受单位温暖，有
利于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和用工
关系。 □老鹰

◆视点

上线运行12年“疏堵结合”咋实现？

AA

防沉迷系统三问

二问 防沉迷效果为何不尽如人意？

三问 怎样确保孩子不沉迷网络？

网售处方药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

近日，有媒体
对 20 家购药 APP
售卖处方药的情况
调查发现，用宠物
狗照片当处方，竟

能成功下单；最低10mg就可能导致儿童死亡的毒
性较大的处方药——硫酸阿托品片，无须处方就
能一次性网购多瓶。一石激起千层浪，舆论哗然
的同时，也让本就政策不甚明朗的网售处方药，变
得更加扑朔迷离。

近年来，网售处方药政策的制定经历了几轮
修改，几度“松绑”“收紧”，甚至被业界形象地称为

“翻烙饼”。
有分析认为，网售处方药究竟是“松绑”还是

“收紧”，关系一个千亿元级的市场。如此庞大的
市场蛋糕，企业无不跃跃欲试。在这个过程中，
出于对药品安全和质量的考虑，各方态度不一，
政策悬而不决，而这也让医药电商们举棋不定、
踟蹰不前，网售处方药的“正确打开方式”究竟
应该是什么。

企业左右为难

虽在医药行业摸爬滚打了13年，但对于互联
网到底能不能卖处方药，某互联网医疗企业副总
裁兼医药事业部总经理汪坤的心中一直有个结，

“对于企业来讲是左右为难的，到底应该放开去

做，还是不放开去做”。
2014年，原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的《互联网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到，互联
网药品经营者应当按要求，凭处方销售处方药。
虽然这一版《征求意见稿》没有落地，不过该条款
被业内视为默许处方药网售的信号。

而在此之后，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又先后就网络药品监督管理征求意见，明确不得
网络销售处方药。

不过，去年密集出台的多份“互联网＋医疗健
康”文件，再次释放出官方对互联网处方药销售的
开放态度。

其中，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卫健委分别下发《促
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互联网诊疗
管理办法（试行）》，均明确提出，允许医疗机构在线
开展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医师掌握患者病历
资料后，可以在线开具处方，处方经药师审核后，可
委托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配送。

然而，今年4月，情况发生大逆转。《药品管理
法》修订草案二审稿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提
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经营企业不得通过
药品网络销售第三方平台直接销售处方药”。

与此前相关文件多有冲突，此举被解读为试
图关闭网售处方药大门。

不仅仅是企业方面，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
研究院副院长赵鹏认为，条款说得有些绕口，表
达的意思也有些难懂，甚至可以理解为在一些情
境下，处方药可以网售，如企业不通过第三方网
络，而是自建网络平台和配送系统，是不是就可
以销售？

“禁止的是不得通过药品网络销售第三方平
台媒介，还加了一个限定，直接销售处方药，通过
这样的条款就会发现，其实立法者也很纠结。”赵
鹏说。

便利和质疑

在网售处方药的拥泵者看来，互联网加持下
的好处毋庸置疑：慢性病患者复诊时，无须舟车劳
顿、频繁挂号，同时也减少了医疗资源的浪费，此
外也让药品的购买路径有迹可循。

金恩林告诉笔者，从所在平台网售处方药的
线上统计数据来看，慢性病用药的平均复购率为
一年六次，多的达一周一次或两周一次，而且很多
情况是子女为老家的父母在线购药，网售处方药
还是给患者和家属带来了便捷。

汪坤对此也深有感触。他介绍，在上海，不少
大医院中，多半门诊患者来自江浙皖等周边省份，
且多是重病或慢性病患者来挂专家号看病、拿药，
他们还要掏路费和住宿费，成本很高。

结合平时去实体药店买抗生素类处方药的亲
身经历，金恩林说，不少药店更倾向于为患者“推
荐”一些高毛利药品，而线上购药没有这个环节，
患者多会购买线上畅销的大品牌的药品，这提升

了品牌药、原研药等药品的可及性。
便民之余，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院长助理王

岳认为，网售处方药将真正扭转传统的药品销售模
式，斩断过去药品销售中的商业贿赂，降低药价。

在传统模式中，处方药是被动消费品，由医生
下处方，决定患者吃哪家的药，而互联网的药品交
易，可以实现医生只开药品通用名，患者参考用户
评价，自行选购哪家药厂生产的该药品。王岳认为，
如果可以网售处方药，医药企业可以直接察看到病
人用药后的评价，这才是正确的商品销售秩序。

相较于网售处方药带来的便利，质疑者更担
心处方药一旦网售放开，会成为假药泛滥、用药危
险的温床。

监管是重点

不容回避的是，这些现实困境正让监管“挠头”。
“法律管制应聚焦于问题的实质，对各类商业

模式、商业组织形态保持中立，只要能满足法律所
规定的实质性目标，应避免过多干预。”在赵鹏看
来，网售处方药的核心问题是能不能保证处方的
真实，同时对于一些特殊的需要保温的药品，第三
方平台的配送和仓储系统是否规范以及能否实现
对个人数据的保护。

关于药品的仓储和配送，金恩林坦言，目前其
所在的电商平台有 1000多万平米的仓库，“但这
1000多万平米的仓库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药品

仓不能和别的仓储合仓，还有一些需要温控的药
品超出了现有的配送能力”。

4月 23日，在分组审议《药品管理法》修订草
案二审稿时，多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表示，网售
处方药不应“一刀切”禁止，应完善电子处方等环
节规范网售，并与现有制度做好衔接。

王岳认为，网售处方药必须坚持两点：一是电
子处方的身份识别标准越严越好，以较严格的标
准倒逼市场和行业改变；二是可以有步骤地开放，
可以将选择权下放给地方，条件好、经济发达的地
区可以先放开网售慢病处方药。

由于实体药店自建网站售药的成本较大，北
京某大药房副总经理兼质量负责人侯明霞表示，
如果网售处方药放开，他们希望同合规的医药电
商平台开展网订店取、网订店送的合作。

面对政策的摇摆不定，金恩林希望能有条件
地放开网络药品销售，进行规范管理，对配送和仓
储环节提出规范要求，完善药品流通和供应保障
体系，而不是任由一些企业“野蛮生长”，反而导致
劣币驱逐良币。 □李丹青


